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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一夜掠尽寒枝，东北早
是天寒地冻的世界，就见天际低
垂，四野空旷，大雪纷纷扬扬，
下得正紧。

亚林中学倚坡就势，蜷伏在小
山岗下，犹如个孤悬荒郊的野庙。
下午，和校长天南地北一通神侃，
见天色不早，遂匆匆告辞。

面前两条路，稍作犹豫，我选
择了那条捷径，这条小路紧挨铁
轨，虽危险了些，却笔直通往镇
上，我欲趁天光赶回镇上的客栈。

大雪铺天盖地，远山近村皆被
层层包裹了，唯山脚几道袅袅炊
烟，才似这冰封雪藏的北国悠悠吐
向人间的最后几缕生机。

好个静谧洁净的林区小镇呀！
小 道 静 悄 悄 的 ， 雪 如 玉 砌 ，

山脚荡来阵风，掀起积雪，兜头
劈来，满头青丝刹那霜染。抖抖
脑袋回身望去，穹天渺远，大地
苍茫，雪地徒剩一行深沉孤独的
脚印。

北国的深冬，暮色来得猝不及
防，走在半道，远处的天就模糊了。
前方百十米处卧了座钢铁大桥，桥面
晶莹，积雪盈尺，镇上透出的点点灯
火，已若隐若现在桥那头。

我心中暗喜，紧赶两步，刚要
迈上桥梁，哐哧，哐哧，一阵异响
忽从身 后 猛 浪 般 拍 来 ， 回 头 看
时，不禁心胆俱裂，一辆红皮列
车，大口喘着粗气，风驰电掣逼
近，轨道上，尺许深的积雪被追
风逐日的车头鼓荡开了，飞瀑也
似射向两旁，瞬间淹没了刚刚留
下的脚印。

小道狭窄，避无可避，我一时
大窘，生生收回脚步，背对铁轨蹲
在桥头。火车挟风裹雾，如千军万
马陷阵而来，车头未到，强烈气流
已排山倒海袭来，我被罩进漩涡，

风雪如箭，穿衣透骨，射得我体无
完肤。忽尔眼前一黑，身子又似抛
进了茫茫海底，风雪海水般咕噜咕
噜灌进耳鼻，哪容喘出一口气来？

轰！世界静止了。
少顷，一阵不急不缓的锣鼓，

似从远古洪荒传来，锣鼓和风细
雨，如同仙乐，听得骨软筋酥，正
惬意，忽鼓如天雷，密如急雨，震
得头痛欲裂，心慌得恨不能吐出肝
脏脾肺。

正死去活来，冷不丁“呜……”
一声长啸，空郊荒野，这啸声穿云裂
帛，石破天惊，愈使人毛骨悚然，趁
头脑还有点意识，我拼命往前一
闪，恍惚中，右脚不知怎么踩上一
块鹅卵石，脚下一滑，身体哪还把
持得住？还没等惊呼出声，人已像
棵被伐倒的大树，直愣愣栽了出去。

电光石火间，我双手抱头，蜷
成一团，任身体骨碌碌滚了出去。
瞬时天旋地转，脑里似灌了盆浆
糊，混沌一片。迷糊糊不知多久，
风停雪住，我渐渐醒来，睁眼看
时，火车走远了，自己正趴在溜滑
刺骨的冰面上。

我像只突遭飓风而折翼的小
鸟，扑棱了半天脑袋，可算认出自
己，慢慢爬起身来，张嘴狠狠吞噬
了几口带着冰碴的空气，一颗狂乱
的心才逐渐平静下来。我活动了下
手脚，筋骨并无大碍，仅手背蹭破
了皮，血痂像几条褐色蚯蚓弯曲
着，火辣辣地疼。

四下打量，确是滚落桥底了，
桥底坚冰似铁，光如镜面，七八根
石柱，壮硕浑圆，深深埋在冰里。
我趔趄趄走出桥底，借昏暗天光，
见深沟两侧，两道石壁从路面缓缓
延至沟底，相对无言。石壁约五六
米高，不陡不峭，此刻被冰覆雪裹
了，浑似两卷巨幅宣纸铺在墙上，
正等着如椽大笔来泼墨挥毫。未及
多想，我吸口气，弓下腰，脚踏石
壁，小心翼翼上行，不出几步，滑
了下来，索性退后，一口气冲上缓
坡，不出两米，又滑下来，努力数
次，仍滑倒了。

郊野人迹罕至，呼救亦是徒
劳，天渐黑了，沟底寒如冰窖，怎
么逃离这生死绝地呢？

焦躁过后，我慢慢冷静下来，
石坡不陡，只是冰雪覆盖，太滑溜
了，若能在冰面凿出几个窟窿，手
脚有地儿着力，很快就能攀爬上
去。我返回桥底，寻找可以敲碎冰
面的石块。

桥底深沟，以前该是条河道，
寒冬莅临，天地万物冻成了个大冰
疙瘩。石头倒不少，皆被冻死在坚
冰里了，偶有一两块露出个尖脑
袋，推时，岿然不动。我急得像头
饥不择食的狼，在沟底来回疯跑，
残雪在脚底棉絮般飞舞，却怎么也
寻不着一块救命的石头。

北国午夜，寒潮汹涌，莫说
人，觅食的老鼠都冻死在路途中
了，莫非今晚我也要交待在这？

风雪迷途
程建华

暮色中，晚风细碎，一天中最安
静的时光。

几处路灯光影明明灭灭，沿途
的花木诡秘起来，影影绰绰，粉山
茶冷不丁窜出来，腊梅结出一树的
小花苞，像北风挟来粒粒雪花。是
谁 家 花 蕊 尽 情 绽 放 ？“ 墙 角 数 枝
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
有暗香来。”寥寥数语道出中年心
事。雪纷飞。

蓦然回首，过去四十年里的所有
大雪，仿佛即刻出现在眼前。你拽着
妈妈的衣襟，你在教室里向窗外望去，
你成为一个人的妻子，你在送孩子上
学的路上。“每一片雪花，都是当时的
一个你。”雪花落在头发上，雪花落在
肩头，雪花落在眼睛里，化成泪……雪
花拾起又放下，记忆放下又拾起。当
年的雪早已消融，内心的雪封印记
忆，填埋已然失去的时光。想一想，
一生中，我们不断失去——年少的单
纯、种种可能性以及无法挽回的感
情。这就是生存的意味吧。雁过留
声，雪落无痕。

叫乌鸦的少年说：所谓怪异的世
界，乃是我们本身的心的黑暗。被削
去的萝卜皮能重新回到萝卜上吗？
切开的西红柿还可以称为一个完整
的西红柿吗？而鸡蛋一旦打碎，它就

失去机会“破壳”重生。生命消逝再
不能“回头是岸”，照原路径返回。准
备晚餐的时候，我如是想。前几天发
生在小城的悲剧，令人惊诧和悲伤。

“不是每一次的出走，都还能再回去
的，孩子。”一朵雪花握在手心，仅仅
那一刻，你们彼此拥有，一旦融化便
再也寻不见。花谢会再开，但开出的
不再是从前的那朵。万物同理。我
想表达的是，影像可以一次次回放，
但生命不能。人生恰似浮萍转蓬，有
时候，对于一个错误的决定，我们需
要或者帮助别人及时按下取消键。

人间需要一场雪，我在等待那场
迟来的雪。

校园操场，夜把深邃的寂静赠
予它。那初秋夜的点点萤火呢？
不必悲伤，在时间的黑洞里，虫鸣
已然消失。梧桐的叶子更不可能
一天之内变黄。冰冻三尺，非一日
之寒。我沿着环形跑道走了一圈
又一圈。亘古以来，石头一直高悬
苍穹。那颗“人间万姓仰头看”的
石头，反射出清冷的光辉。月华如
雪，泽披万物，仿佛期待中，雪终于
落下来。你对我说，“只有镜子才
能梦见镜子。”孤独无可破译。语

言比雪还要轻。思想停滞，犹如雪
按兵不动。

而我头顶的雪却渐渐显山露水，
芦苇也是。它们驻足莲花湖畔，须发
尽白，形容枯槁。“人是一根会思想的
芦苇。”风吹雪，芦苇花就像一场梦，
从春到冬，从生到永生。地球缓慢地
旋转，而我们活在梦中。

语言沉睡，夜向更深的夜靠近。
时间迷失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读
东坡，从黄州到儋州，从赤壁到海南，

“早生华发”。听风起浪涌，“惊涛拍
岸，卷起千堆雪。”一日一年，一年一
生，风改变着岸的形状，也吹皱了眼
角，青丝成雪。

在冬夜，我走出家门；在寂静的
校园，我等待一片雪花的到来。

雪掩盖不了世界的荒芜，雪也遮
蔽不了生命的绿色。卢梭说：文明
诞生于人类开始建造藩篱之时。
距今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我们
的祖先结束在树上架木为巢的生
活，开始在大地上营建房屋，驯养
野兽。周代以男为家，以女为室，有
家有室，谓之成家。“柴门闻犬吠，风
雪夜归人”。无论外面风多狂、雪多
大，有一盆炉火为你而燃，有亲人等

你围炉夜话。家温暖我们，年纪越
大越依恋。风雪，加速我们回家的
脚步。

迟到的雪花正在赶往人间的路上。
我往家的方向走去，从自己出发

再回到自己。
翻开白色的信笺。笔端开始下

雪，一会儿，便落满了纸张。亲爱的
人间，那是世界写给你我的信。

雪 ，是 写 给 你 我 的 信
欧阳玲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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